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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定的物与被决定的生命

——“物转向“视阈下《猫与鼠》中的物人关系

张玲凤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四川　筠连　645250

摘要：具象性作为君特·格拉斯写作美学的显著特征，在其中篇《猫与鼠》中得到了显著体现。主人公马尔克为了遮挡其

过于突出的喉结，先后使用了一系列遮盖物，这些物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拟从物质理论的视角出发，

探究《猫与鼠》中人与物的内部关联以及张力关系，分析叙述者皮伦茨对于具体的物的叙述背后隐藏的批判与反思能力的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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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但泽三部曲之一，《猫与鼠》出版于 1961 年，并

迅速在德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场关于艺术与色情的争论，一度

遭到拒绝，被指责为不道德的色情文学。直到 60 年代末，

大学生运动对传统道德和性观念的冲击下，人们才逐渐改变

看法。小说讲的是纳粹统治时期，一名中学生约阿希姆·马

尔克，一直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最终在纳粹英雄主义思想

的毒害下走向毁灭的故事。进入青春期后，马尔克的喉结逐

渐增大。过大的喉结格外突，十分引人注目，他深受其扰，

非常自卑。为了转移人们对他喉结的关注，并且得到外界的

认同，他开始在各方面争取不凡的成绩，还开始在脖子上佩

戴不同饰物：诸如，带有圣母玛利亚肖像的银质项链、改锥、

流苏、荧光纽扣，最后则一心追求十字勋章。

在马尔克的成长过程中，原本出于自卑用于遮盖喉结

的掩饰物，在替代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且

在其社会化进程中，越来越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从圣

母玛利亚的银质项链作为情欲所指，到十字勋章作为军国主

义思想的体现，物作为行动者参与到马尔克的行为当中，在

马尔克的身份建构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决定了

马尔克的命运。本文拟从物质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格拉斯

具象性的美学观，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探究《猫与

鼠》中人与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张力关系，分析叙述者皮伦茨

对于具体的物的叙述背后隐藏的批判与反思能力的缺失 ，

追问《猫与鼠》在格拉斯的启蒙事业中具有何种意义。 

1.“物转向”背景下格拉斯的“具象性”美学

在德国作家中，没有哪位像君特·格拉斯这样近乎固

执地去反复回忆、审视和反思二战和它对德国的影响。因而

对格拉斯作品对研究，多集中于从记忆视角出发，探讨他

对二战历史与罪责对追问。但对格拉斯作品中充斥的具体的

物，却少有关注。

具象性作为君特·格拉斯基本的美学理念，几乎在其

每部作品中均有体现。这与格拉斯作为雕塑家与画家的职业

生涯有关，让他即使在写作中也偏爱于对具体的物的呈现。

此外，更是和他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初出生的年轻人，曾以为

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诱惑与毒害，成为党卫军的一员，参与

战争的经历密不可分。从他的处女作《铁皮鼓》开始，他就

开始了对罪责的探讨与追问，并试图通过文本中具象的物，

去抵抗抽象的意识形态。《猫与鼠》中更是充斥着大量具象

的物。然而，由于国内学者对该中篇的关注度不够，再加上

传统的文学研究更热衷于阐释小说中物的象征意义，而未有

更为深入的探讨。

近几十年来，随着“物转向”的发生和“新物质主义”

的兴起，长期被忽视的物在各个学科领域出现复仇般的回

归，并渗透进文学领域。文学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或作为背

景装饰的物，在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拥有了“情感功能”和

“意义建构能力”，不但可以参与主体意识和身份的建构，

还可以作为行动者，参与到主体的行为中去。物的施事性得

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这给《猫与鼠》的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提供了新的视角。物不再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是与人处于

一种能动的张力关系之中。一方面，人将内心外化到具体的

物上，赋予物意义，让物具有了暗示人的内心的作用；另一

方面，物影响，甚至参与到人的行动当中，起到了身份建构

甚至决定命运的作用。物质理论的介入，可以使得对文本中

的物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一种更主观的、受阐释者影响的物

与意义的任意对应，而是更客观地通过文本的深入分析，来

透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揭示物的意义。同

时，也提供了深入理解格拉斯具象性美学的可能性。 

2. 被限定的物：马尔克成长过程中起身份建构作用的物

霍伊巴赫在弗洛伊德“儿童性学三阶段“的基础上提

出了三种物观。在第二个阶段，即孩童阶段，孩子尚分不清

什么是物，拥有着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物观。此时孩子眼中所

理解的物，是外在的物质性与内心情感的总和。而随着社会

化进程的发生，物质性的一面保留在外在，成为了成人世界

所理解的物，而心理性的一面则保留在内心，使得物质和心

理得以分开，从而与成人世界达成共识，完成自身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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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外在的物质性，与人的内心处于一

种交织的状态，他们共同构成了孩子眼中的“物”。而此时

的“物”，由于被人赋予了心理上的意义，也反过来对人具

有了行动力。物与人此时处于一种拉图尔所说的“杂合体”

的状态，即不再是对立的客体和主体，而是作为一个集体在

行动。在这个集体中，没有所谓的主次之分，人和物的意志

都得到了表达。因而通过分析马尔克在成长过程和社会化进

程中的一系列行动，既可以得出他所附加在物上的心理阴

物，从而透视他内心的变化过程，又可以展现物在行动中所

扮演的角色，揭示物对人的行动力。

最初，马尔克对装饰物的使用，是出于他的自卑情结。

在《猫与鼠》中，主人公马尔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被尊重

与认可的边缘人形象。无论是生理上的天生孱弱，还是外貌

的丑陋，和身体部位的格外突出，都使得他因为与众不同而

被排除在集体之外。由于体弱的缘故，马尔克从不参加任何

体育运动。他不会骑车，不会游泳，并且“他体弱多病，并

且有医生的书面证明，所以一直免上体操课和游泳课 [1]。”

然而在一个宣扬体育至上与英雄主义的环境里，这并不仅仅

意味着他不显得出众，而且直接导致了他排除在同龄人的圈

子之外。在他均不好看的各个身体部位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他由于青春期的来临，而日渐增大以至过于突出的喉

结。这一缺陷除了使他被集体排斥之外，也让他产生了自卑

情结。而最初只是用于遮挡的装饰物，被附加上了内心的自

卑情结和强烈的想要被外界认可的愿望之后，对人的施事性

也日渐凸显。原本“不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人 [2]”的马尔克，

开始在各方面争第一。

首先是就对运动能力的提升。马尔克努力克服孱弱的

体质，开始不再在体操课上请假，也开始学习骑自行车和游

泳。甚至在潜水与体操活动中成绩出众。此外，马尔克熟悉

各国军队武器装备，在航海知识竞赛“这门学问上也遥遥领

先，他可以流畅的一口气报出许多日本驱逐舰的舰名 ...... 波

兰海军舰艇的数据他随口即可报出 [3]”。

马尔克试图融入学校圈子的过程中，除了体育能力的

提升之外，另外就是不断用于遮掩喉结的装饰物的不断替

代。其中，圣母玛利亚的银质项链是他内心情欲的外化。众

所周知，他并不信基督，却格外崇拜圣母玛利亚。“对于那

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他并无特别的兴趣[4]”，并声称“我

相信的只有圣母玛利亚。因此，我绝不会结婚。[5]”可见玛

丽亚在他心中并非信仰式的存在，而是以一个女人的形象，

作为童贞女而存在。而被附加了性欲的银质项链对他的施事

性，也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体现为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圣

母玛利亚崇拜。“他一直像每一个领圣餐者一样默默地从圣

餐长凳禁止走回他在的第二排的座位，这一次他却延长了这

段路，在退回原位的途中，他先是踮着脚，缓慢地走到圣母

祭坛的正对面，然后双膝跪下，不是直接跪在七步地板上，

而是选择祭坛前的一块粗毛毯作为垫子，它将交叉的双手举

过眉间举过头顶，充满渴求的一点点，伸向那个比真人稍大

的石膏塑像⋯⋯马尔克依次抬起两膝站了起来，再次将十指

交叉举到翻开的衬衣领口前，地毯在他的膝盖处留下了一块

粗糙的红色图案 [1]。”

如果说被附加以自卑情结的遮掩物，和被附加了性欲

的玛丽亚银质项链，还属于是私人的物的话，那么在马尔

克的社会化进程中，喉结的装饰物则越来越具有社会意义。

十字勋章的出现，更是标志着他人生的转折。马尔克对于勋

章的追求，最初是源自父亲留给他的勇敢勋章的影响。父亲

在马尔克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他在皮伦茨的故事里

真正出场开始，他就始终穿着从死去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皮

鞋，这也表明了马尔克内心对父亲英雄形象的认同。当然，

他所继承的不仅是来自父亲的衣物，更是来自父亲的高尚品

质与道德准则。

马尔克的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因公殉职了。因而

父亲在马尔克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阻止灾难发生英雄，是马

尔克的道德楷模，他想要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自我奉献的、

品德高尚的人，做有益于他人的事。父亲代表的是马尔克超

我的外化。内心的英雄梦被附加在勇敢勋章上，“理想我”

的要求在行动上表现为，他“公开鄙视和干预高年级学生常

常搞的那种恶作剧 [6]”，在霍腾·索恩塔克试图用捡到的避

孕套套在门把手上来捉弄高度近视的老教师特劳伊格时，他

“用一张包黄油面包的纸，把避孕套从门把手上取了下来。
[7]”从而阻止了针对这个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的老师的恶意事

件。马尔克还救起了一个溺水的低年级学生，这也是一个一

定会让他的父亲感到骄傲的行为。当一个低年级男生在沉船

中部，被轮机舱的前面夹住出不来时，马尔克钻进前舱，把

他拖了出来，并指挥席琳和霍腾 . 索恩塔克，忙活了两个钟

头，他才慢慢恢复血色。这也表现了他是真的想要成父亲的

一样的人。他专业的指导也表明了，他还为此学习过一些拯

救别人生命的必要知识。

随着十字勋章的出现，他终于为自己的喉结找到了合

适的“对称物”。十字勋章成为了父亲勇敢勋章的不完全替

代，背后的能指早已悄然发生了滑动。被外界赋予了军国主

义意识形态的十字勋章，使得马尔克心中的英雄精神被扭曲

变形，社会化的道路也开始偏离正常方向，他不再想成为父

亲那样拯救生命换取荣誉的英雄。他被认同的渴望和军国主

义思想投射在十字勋章上，促使他以偷窃和参与战争的方式

去获得奖章，外在表现为十字勋章对他的引诱、控制。实际

上则是这一“物-人杂合体”共同行动的结果。他作为坦克兵，

在战场上刀枪不入的时候，他声称是圣母玛利亚在保护他。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克还提及了帮助他在战场上屡战屡胜的

圣母玛利亚显灵：她拿着那张父亲的照片捧在胸口低得多的

位置，而他则只需瞄准父亲和斯卢拉布达之间的空隙即可。

这里所说的，玛利亚帮助他击中坦克的方式，是通过拿着父

亲的照片。他在瞄准并炸毁敌军坦克的同时，也瞄准了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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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代表道德准则的父亲。这不仅意味着，为了追求十字勋章

而违背超我的道德要求。更意味着，在他自我保存的本能背

后，本我对超我的击杀。马尔克与十字勋章作为一个集体行

动时所表现出的偷窃和杀人行为，在外部呈现为作为物的十

字勋章对人对引诱甚至完全掌控，而当我们借助物质表征这

一概念去透视这一集体中人与物的内部关联时，方可发现物

与人这种平等的不分等级的相互作用：马尔克将内心被认可

的愿望与英雄主义思想投射在十字勋章上，同时它也具有了

对人的行动力，影响着“物 -人 - 杂合体”的行为，而十

字勋章身上所暗含的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集体的行动

中表达出来。

3. 被决定的生命：反思能力的缺失

如果说在马尔克成长过程中的这一系列装饰物，由于

被附加以不同的情感和心理，而成为了被限定的物，同时对

人也具有了行动力的话。那么其中，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十字

勋章，则不仅仅是影响了马尔克的行为，而是最终决定了他

的生命。而被决定的，也不仅仅是马尔克，还有整个青少年

圈子。在第三帝国的历史背景下，对孩子们产生强烈影响的

首先是战争相关的物。无论是他们的日常活动场所，即沉没

的波兰战舰，还是在大礼堂的高光中被展示和解说的十字勋

章，都是军国主义思想和尚武精神的写入源头。这些被附加

了外在意识形态的物，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的影响则表

现为，一开始对身体孱弱的马尔克的排斥，以及后来对体育

能力出众、战功卓著的“伟大的马尔克”的崇拜与倾慕。其

中叙述者皮伦茨则是作为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只是单纯地展示一系列的物在马尔克成长过程中所起

到的作用，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一方面，即使

在战后多年，他具有一个近乎全知的叙事视角，却仍然把马

尔克视作英雄，可见他自始至终都未曾意识到尚武精神对自

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以及对自己的毒害。另一方面，他自身

的身份认同是有很大问题的，同时他的忏悔式的叙述也是闪

躲的、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谁。

因为反思能力的缺失，使得他无法通过叙述和忏悔来摆脱自

己的罪责感，也无法通过多年后对战争的回忆，来批判战争

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自身的身份认同。根据埃尔的记

忆三阶段理论，格拉斯借助这样一个不真诚的叙述者虚假的

忏悔，是希望引起读者对反思能力的关注，并引导其去思考

叙述者皮伦茨所没有意识到的真正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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